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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期黄喉雉鹑在景观尺度上的生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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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境选择研究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黄喉雉鹑（Ｔｅｔｒａｏｐｈａｓｉｓ ｓｚｅｃｈｅｎｙｉｉ）是我国 Ｉ 级保护动物，先前对其

生境选择进行过一定研究，但缺乏对生境选择层次性的考虑和界定。 研究遵循学界对生境选择层次性的定义，从景观尺度（第
２ 级尺度）调查四川省雅江县帕姆岭黄喉雉鹑在繁殖期的生境选择。 通过设置 ８０ 个样点，运用录音回放技术调查样点 ２５０ ｍ
缓冲半径内黄喉雉鹑的占域情况，然后通过地形数据和解译卫片提取有关生境变量，使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预测影响占域的重

要因素。 结果显示，冷红杉林、高山栎丛和高山松林的面积占比是决定黄喉雉鹑占域与否的最重要因子。 冷红杉林和高山栎丛

的占比高、高山松林的占比低，则黄喉雉鹑占域可能性大。 该生境选择形式可能与逃避天敌和有利于觅食相关，建议在未来保

护管理中注重对冷红杉林和高山栎丛的优先保护。 同时，也需对生境的镶嵌式结构进行保护。
关键词： 植被；样点法；空间尺度；保护；濒危物种；鸡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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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是动物赖以生存和繁殖的场所，对种群的存活与延续具有重要的意义［１］。 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动物

对生境的选择表现出特定的环境适应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尺度依耐性［２］。 根据 Ｊｏｈｎｓｏｎ［３］，动物的生境选择

遵循 ４ 个基本层次：第 １ 级是对地理区域的选择（区域尺度），第 ２ 级是在特定区域内对家域的选择（景观尺

度），第 ３ 级是在家域内对不同生境斑块的选择（家域尺度），第 ４ 级是在特定生境斑块内对觅食、筑巢、夜栖

等位点的选择（斑块尺度）。 研究物种的生境选择，对探讨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以及开展物种保护和管理工

作，具有重要的价值［４⁃６］。
黄喉雉鹑（Ｔｅｔｒａｏｐｈａｓｉｓ ｓｚｅｃｈｅｎｙｉｉ）隶属鸡形目雉科，是我国特有鸟种，国家 Ｉ 级重点保护动物［７⁃８］。 分布于

四川西部、青海南部、云南西北和西藏南部，栖息在海拔 ３３５０—４６００ ｍ 之间的针叶林、高山灌丛、草甸及林线

以上的岩石苔原地带［８⁃９］。 对于黄喉雉鹑的生境选择和利用，早期刘少初和次仁、吴毅等、格玛嘉措、Ｐｏｔａｐｏｖ、
文陇英等进行过简单的描述性报道［１０⁃１４］。 就定量研究而言，Ｘｕ 等、Ｚｈａｎｇ 等、徐雨等、Ｗａｎｇ 等 从觅食地、夜栖

地、巢址和沙浴地等角度对植被偏好及其环境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分析［１５⁃２２］。 但是，先前研究很少考虑到生

境选择的层次性，尤其对植被类型选择的研究而言，如果缺乏对生境选择层次性的考虑，可能会使理解出现

偏差［１，２３⁃２４］。
本研究依据 Ｊｏｈｎｓｏｎ［３］对生境选择层次性的定义，从景观尺度上确定黄喉雉鹑在繁殖期的占域情况，然后

通过建立生境模型分析占域与植被、地形等环境因子之间关系，以此分析黄喉雉鹑在繁殖期的生境选择形式，
探讨该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性，为物种的生境保护和管理提供一定理论基础。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区

研究地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帕姆岭（３０°０６′Ｎ， １０１°１１′Ｅ），海拔 ３３５０—４３００ ｍ，面积 ５０．９
ｋｍ２。 该区域气候属青藏高原亚湿润气候区，分布有 ６ 种典型植被类型（图 １），即冷红杉林（ＦＦ）、针阔混交林

（ＤＢＣＦ）、高山松林（ＰＰＦ）、高山栎丛（ＯＫ）、杜鹃灌丛（ＲＳ）及草地（ＡＭ）。 各植被的特征描述如下（均值表示

为±标准误）：
（１）冷红杉林（ｎ＝ １６）：主要分布于海拔 ３３５０—４１００ ｍ，面积占 ７．７％。 上层乔木盖度（４４．０±７．４）％，优势

树种为鳞皮冷杉（Ａｂｉｅｓ ｓｑｕａｍａｔａ）、大果红杉（Ｌａｒｉｘ 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 ｖａｒ．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林下灌木盖度（３３．０±５．１）％，草
本盖度（１２．５±３．８）％，落叶盖度（５０．５±６．７）％。

（２）针阔混交林（ｎ＝ １３）：分布于海拔 ３３５０—３６００ ｍ，面积 １７．２％ 。 乔木盖度（３９．４±４．８）％，优势树种为

大果红杉、桦木（Ｂｅｔｕｌａ ｓｐｐ．）、川西云杉（Ｐｉｃｅａ ｌｉ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ｂａｌｆｏｕｒｉａｎａ）等。 林下灌木盖度（２８．９±４．６）％，
草本盖度（１４．４±２．９）％，落叶盖度（４８．５±４．５）％。

（３）高山松林（ｎ ＝ ２０）：分布于海拔 ３３５０—３８５０ ｍ，面积占 ２９．６％。 乔木层盖度（３８．３±３．７）％，高山松

（Ｐｉｎｕｓ ｄｅｎｓａｔａ）为绝对优势种，林下灌木盖度（３２．１±４．４）％。 由于凋落的松针难以分解，落叶层盖度高达

（７７．８±５．０）％，草本盖度很低， 仅为（５．４±２．２）％。
（４）高山栎丛（ｎ＝ ２７）：分布于海拔 ３７００—４３００ ｍ，面积占 ２７．３％。 上层盖度（３６．２±６．０）％，川滇高山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ｏｉｄｅｓ）是绝对优势种，其他灌木稀少，草本盖度（１５．８±３．４）％，落叶盖度（４９．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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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杜鹃灌丛（ｎ＝ ８）：分布于海拔 ３７００—４２００ ｍ，面积占 １４．１％。 盖度（５５．１±４．９）％，包含多种杜鹃，比如

光亮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ｎｉｔｉｄｕｌｕｍ）、淡黄杜鹃（Ｒｈ． ｆｌａｖｏｆｌｏｒｕｍ）等，其他常见灌木有柳（Ｓａｌｉｘ ｓｐｐ．）、金露梅

（Ｄａｓｉｐｈｏｒ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小檗（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ｓｐｐ．）等。 草本盖度（３９．１±４．４）％，落叶盖度（２４．６±２．７）％。
（６）草地：零星分布于上述各种植被之间，面积很小，草本盖度＞８０％，以禾本科草本为主。

图 １　 图示研究区的位置及植被组成

Ｆｉｇ．１　 Ｍａｐ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除黄喉雉鹑之外，研究区还分布有血雉（ Ｉｔｈａｇｉｎｉｓ ｃｒｕｅｎｔｕｓ）、白马鸡（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 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高原山鹑

（Ｐｅｒｄｉｘ ｈｏｄｇｓｏｎｉａｅ） 等鸡形目鸟类。 主要的鸟类天敌有胡兀鹫 （ Ｇｙｐａｅｔｕｓ ｂａｒｂａｔｕｓ）、 高山兀鹫 （ Ｇｙｐｓ
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大鵟（Ｂｕｔｅｏ ｈｅｍｉｌａｓｉｕｓ）。 兽类天敌有豹猫（Ｐｒｉｏｎａｉｌｕｒｕｓ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藏狐（Ｖｕｌｐｅｓ ｆｅｒｒｉｌａｔａ）、黄鼬

（Ｍｕｓｔｅｌ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及香鼬（Ｍ． ａｌｔａｉｃａ）等。
１．２　 野外调查

首先，从研究区中心沿各个主要方位设置调查样带（共设置调查样带 １０ 条，每条样带长度为 ０．３—５ ｋｍ，
总长度 ２２．５ ｋｍ）。 然后，依据鸟类调查的相关准则［５］以及黄喉雉鹑的家域值大小［２５］，在每条样带上每隔 ２５０
ｍ 设置 １ 个调查样点（共计设置了 ８４ 个样点，但由于 ４ 个样点的缓冲半径超出研究区范围，实际纳入分析的

样点为 ８０ 个）。
使用录音回放技术开展调查（录音为一段 ４０ ｓ 高质量领域鸣叫声；设备型号：京华 ＤＶＲ⁃８９２）。 调查通常

在晴朗天气进行，调查时间为每日 ０７：３０—１１：００ 和 １４：００—１７：４０。 在调查时，研究人员（２ 人组成）沿样带以

大约 ２ ｋｍ ／ ｈ 速度行进。 当到达某一样点，首先播放录音；然后，记录半径 ２５０ ｍ 范围内是否有黄喉雉鹑的应

答声。 若有应答，则立即停止回放；否则，２ ｍｉｎ 间隔后，重复回放 １ 次。 研究者在每个样点的停留时间为

１０ ｍｉｎ。
调查工作于 ２００９ 年 ４—６ 月开展，调查每月进行 １ 次，共开展了 ３ 次调查。

１．３　 数据处理和分析

首先，下载研究区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７ ＴＭ 影像图（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分辨率 ３０ ｍ × ３０ ｍ），使用 ＥＲＤＡＳ ８．６ 进行监督

分类。 随后，导入 ＡｒｃＧＩＳ ３． ２，使用野外调研中实际获得的 １８２ 个植被经纬度点对分类图进行校正；以
１ ∶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为底图，提取等高线及赋高程值（等高线间距是 ４０ｍ），生成 ＤＥＭ 图（分辨率 ３０ ｍ），求出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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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为中心 ２５０ ｍ 缓冲半径内的平均高度（ＡＬＴ）、平均坡度（ＳＬＰ）、平均坡向（ＡＳＰ）及各种植被的面积占比。
然后，对所有变量进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 若发现两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或者等于 ０．５，则认为

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２６］，在随后模型中仅纳入生物学意义较强或之前研究［１６，１８⁃１９］ 认为重要的变量进入

分析。
使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预测影响黄喉雉鹑占域的重要因素。 对某一监测样点，倘若在 ３ 次调查中至少探

测到 １ 次黄喉雉鹑的鸣声应答，则认为黄喉雉鹑有占域；否则，视为未占域。 在分析中仅纳入单级因子（不考

虑因子间二级以上的交互作用），建立不同组合的备选模型（包括零模型）。 使用修正 ＡＩＣ（ＡＩＣｃ）评判和选择

模型。 首先，计算出即各模型的 ＡＩＣｃ值与最小 ＡＩＣｃ的差，即 ΔＡＩＣｃ。 通过比较各模型的 ΔＡＩＣｃ值和 Ａｋａｉｋｅ 权

重值（ｗ ｉ），确定各模型的优劣程度。 若最优模型的 ΔＡＩＣｃ ＞ ２，则使用该模型计算参数估计值［２７］；否则，对
９５％置信模型（ｗ ｉ由高到低排序后累加值 ≤ ０．９５ 的模型）进行模型平均［２７⁃２８］，然后比较每个变量的相对重要

性（Σｗ ｉ）和 ９５％置信区间。 如果某一变量相对重要性较大且 ９５％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 值，则认为该变量对模型

的贡献较大［２９］。 所有分析在 Ｒ ３．５．１［３０］ 上进行，模型拟合和模型平均借助 ｇｌｍｕｌｔｉ［３１］ 和 ＭｕＭＩｎ［３２］ 两个插件

完成。

２　 结果

在纳入分析的 ８０ 个监测样点中，２５０ ｍ 缓冲半径内发现有黄喉雉鹑出现的样点是 ４１ 个，即，５１．３％的监

测样点是黄喉雉鹑的占域点。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显示，样点 ２５０ ｍ 缓冲半径内高山松林占比与海拔、杜鹃灌丛占比的相关性较高，

高山栎丛占比与杜鹃灌丛占比、针阔混交林占比相关性较高（表 １）。 基于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在随后分析中，
剔除海拔、杜鹃灌丛占比和针阔混交林占比 ３ 个变量。 即，最终进入模型分析的变量是坡度、坡向、高山松林

占比、草地占比、冷红杉林占比及高山栎丛占比等 ６ 个。

表 １　 生境变量的相关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ＬＴ ＳＬＰ ＡＳＰ Ｐｒｏｐ＿ＲＳ Ｐｒｏｐ＿ＰＰＦ Ｐｒｏｐ＿ＤＢＣＦ Ｐｒｏｐ＿ＡＭ Ｐｒｏｐ＿ＦＦ Ｐｒｏｐ＿ＯＫ

ＡＬＴ １．００ －０．０５ －０．３３ ０．２４ －０．５４ －０．２３ ０．２９ ０．０９ ０．３３

ＳＬＰ １．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７ －０．２５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３

ＡＳＰ １．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３０ ０．２４ －０．３２

Ｐｒｏｐ＿ＲＳ １．００ －０．６８ ０．６７ ０．３０ ０．４４ －０．６５

Ｐｒｏｐ＿ＰＰＦ １．００ －０．４６ －０．３１ －０．３６ ０．３５

Ｐｒｏｐ＿ＤＢＣＦ １．００ ０．０８ ０．５４ －０．７６

Ｐｒｏｐ＿ＡＭ １．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０

Ｐｒｏｐ＿ＦＦ １．００ －０．３４

Ｐｒｏｐ＿ＯＫ １．００

　 　 ＡＬＴ：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ＬＰ：坡度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ｌｏｐｅ；ＡＳＰ：坡向，被分为 ２ 类，即阴坡（ ２２５—３６０°及 ０—４４°）和阳坡（４５—２２４°）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ｓ ｔｗｏ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ｃｏｌｄｅｒ ｓｌｏｐｅ （２２５—３６０° ａｎｄ ０—４４° ａｎｄ ｗａｒｍｅｒ ｓｌｏｐｅ （ ４５—２２４°）；Ｐｒｏｐ＿ＲＳ：杜鹃灌丛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ｈｒｕｂｓ；Ｐｒｏｐ＿ＰＰＦ：高山松林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Ｐｒｏｐ＿ＤＢＣＦ：针阔混交林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ｘｅｄ ｓｐｒｕｃｅ－ｌａｒｃｈ－ｂｉｒｃｈ ｆｏｒｅｓｔ；Ｐｒｏｐ＿ＡＭ：草地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Ｐｒｏｐ＿ＦＦ：冷红杉林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ｒ－ｌａｒｃｈ ｆｏｒｅｓｔｓ；Ｐｒｏｐ＿ＯＫ：高山栎丛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ａｋ ｔｈｉｃｋｅｔｓ

共建立了 ６４（２６）个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其中，有多个模型的 ΔＡＩＣｃ≤ ２，即没有 １ 个最优拟合模型（表
２）。 因此，选择 ９５％置信备选模型（ｗ ｉ由高到低排序后累加值 ≤ ０．９５ 的模型）进行模型平均。 模型平均的结

果显示，３ 个变量，即高山松林占比、冷红杉林占比和高山栎丛占比的相对重要性（Σｗ ｉ）较大，且参数估计值的

９５％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 值（表 ３）。 因此，这 ３ 个变量是决定黄喉雉鹑生境选择的最重要因子。 根据模型平均

的预测，无论是阳坡或是阴坡，黄喉雉鹑都偏爱冷红杉林和高山栎丛占比较高的地方，而不喜好高山松林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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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地方（图 ２）。

表 ２　 黄喉雉鹑生境选择预测的 ９５％置信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ｓｅｔ ｏｆ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ｆｆ－ｔｈｒｏａｔｅｄ Ｐａｒｔｒｉｄｇｅｓ

模型
Ｍｏｄｅｌ

变量数
ｋ

对数似然值
ｌｏｇ（Ｌ）

ＡＩＣｃ ΔＡＩＣｃ
权重
ｗｉ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ＦＦ＋Ｐｒｏｐ＿ＯＫ＋ＡＳＰ ５ －４０．９６ ９２．７２ ０ ０．１９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ＦＦ＋Ｐｒｏｐ＿ＯＫ ４ －４２．１４ ９２．８２ ０．１０ ０．１９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ＦＦ＋Ｐｒｏｐ＿ＯＫ＋Ｐｒｏｐ＿ＡＭ ５ －４１．７９ ９４．３９ １．６７ ０．０８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ＦＦ＋Ｐｒｏｐ＿ＯＫ＋ＳＬＰ ５ －４２．０１ ９４．８４ ２．１２ ０．０７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ＦＦ＋Ｐｒｏｐ＿ＯＫ＋ＡＳＰ＋Ｐｒｏｐ＿ＡＭ ６ －４０．８８ ９４．９１ ２．１９ ０．０７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ＦＦ＋Ｐｒｏｐ＿ＯＫ＋ＡＳＰ＋ＳＬＰ ６ －４０．９１ ９４．９７ ２．２５ ０．０６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ＦＦ ３ －４４．６６ ９５．６３ ２．９１ ０．０５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ＦＦ＋Ｐｒｏｐ＿ＯＫ＋Ｐｒｏｐ＿ＡＭ＋ＳＬＰ ６ －４１．７４ ９６．６３ ３．９１ ０．０３

Ｐｒｏｐ＿ＰＰＦ ２ －４６．３４ ９６．８４ ４．１２ ０．０２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ＦＦ＋Ｐｒｏｐ＿ＡＭ ４ －４４．１６ ９６．８６ ４．１４ ０．０２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ＦＦ＋ＡＳＰ ４ －４４．２９ ９７．１２ ４．４０ ０．０２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ＦＦ＋Ｐｒｏｐ＿ＯＫ＋ＡＳＰ＋Ｐｒｏｐ＿ＡＭ＋ＳＬＰ ７ －４０．８６ ９７．２７ ４．５５ ０．０２

Ｐｒｏｐ＿ＰＰＦ＋ＡＳＰ ３ －４５．５７ ９７．４６ ４．７４ ０．０２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ＦＦ＋ＳＬＰ ４ －４４．５３ ９７．６０ ４．８８ ０．０２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ＯＫ＋ＡＳＰ ４ －４４．５４ ９７．６２ ４．９０ ０．０２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ＯＫ ３ －４５．８３ ９７．９８ ５．２５ ０．０１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ＡＭ ３ －４６．０１ ９８．３４ ５．６２ ０．０１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ＦＦ＋ＡＳＰ＋Ｐｒｏｐ＿ＡＭ ５ －４３．９８ ９８．７７ ６．０５ ０．０１

Ｐｒｏｐ＿ＰＰＦ＋ＳＬＰ ３ －４６．３１ ９８．９４ ６．２２ ０．０１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ＦＦ＋Ｐｒｏｐ＿ＡＭ＋ＳＬＰ ５ －４４．１３ ９９．０７ ６．３４ ０．０１

Ｐｒｏｐ＿ＰＰＦ＋Ｐｒｏｐ＿ＦＦ＋ＡＳＰ＋ＳＬＰ ５ －４４．２４ ９９．２８ ６．５６ ０．０１

Ｐｒｏｐ＿ＰＰＦ＋ＡＳＰ＋Ｐｒｏｐ＿ＡＭ ４ －４５．４３ ９９．３９ ６．６７ ０．０１

Ｎｕｌｌ １ －５５．４３ １１２．９０ ２０．１８ ０．００

　 　 Ｐｒｏｐ＿ＦＦ：冷红杉林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ｒ－ｌａｒｃｈ ｆｏｒｅｓｔｓ；Ｐｒｏｐ＿ＯＫ：高山栎丛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ａｋ ｔｈｉｃｋｅｔｓ；Ｐｒｏｐ＿ＰＰＦ：高山松林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ＡＳＰ：坡向，分为阴坡（２２５—３６０°及 ０—４４°）和阳坡（４５—２２４°），设置以阳坡作为参照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ｓｌｏｐｅ （ ｃｏｌｄｅｒ ｓｌｏｐｅｓ， ２２５—３６０° ａｎｄ

０—４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ｗａｒｍｅｒ ｓｌｏｐｅｓ， ４５—２２４°）；Ｐｒｏｐ＿ＡＭ：草地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ＳＬＰ：坡度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ｌｏｐｅ

表 ３　 基于模型平均的生境变量参数估计和相对重要性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ｏｄｅ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ｃｏｅｆfiｃ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ｆｆ－ｔｈｒｏａｔｅｄ Ｐａｒｔｒｉｄｇｅ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估计值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标准误
ＳＥ

９５％置信区间
９５％ ＣＩ

相对重要性

∑ｗｉ

截距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１．１３ １．６５ －４．３７ ２．１１

Ｐｒｏｐ＿ＰＰＦ －４．８２ １．７７ －８．２８ －１．３５ １

Ｐｒｏｐ＿ＦＦ １３．９８ ６．３９ １．４５ ２６．５１ ０．８９

Ｐｒｏｐ＿ＯＫ ２．５５ １．２１ ０．１７ ４．９３ ０．７８

ＡＳＰ ０．８６ ０．６４ －０．４０ ２．１２ ０．４５

Ｐｒｏｐ＿ＡＭ －４．８２ ７．２９ －１９．１１ ９．４６ ０．２７

ＳＬＰ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１６ ０．２４

３　 结论与讨论

先前研究报道黄喉雉鹑在繁殖期倾向于选择冷红杉林和高山栎丛，而拒绝使用高山松林［１６，１８⁃１９］。 本研究

依据 Ｊｏｈｎｓｏｎ［３］对生境选择层次性的定义，从景观尺度上调查黄喉雉鹑在繁殖期的占域情况，进一步严格地证

２５２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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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黄喉雉鹑占域概率及高山松林、冷红杉林、高山栎丛占比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ｕｆｆ⁃ｔｈｒｏａｔｅｄ Ｐａｒｔｒｉｄｇｅ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ｉｒ⁃ｌａｒｃｈ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ｏａｋ ｔｈｉｃｋｅｔｓ

实黄喉雉鹑偏爱冷红杉林和高山栎丛占比高的地方，而不喜好高山松林占比高的地方。
鸟类的生境选择通常与逃避天敌和觅食相关［５，２３，３３］。 研究区的冷红杉林和高山栎丛同时具有较大乔木

郁闭度和林下灌木盖度，选择这两种植被可能有助于躲避天敌。 但是，高山松林也具有较大乔木郁闭度和林

下灌木盖度，而黄喉雉鹑却不喜好，推测可能是对捕食风险和食物资源权衡的结果。 与同域分布的白马鸡等

鸡形目鸟类相比较，黄喉雉鹑棕灰色的羽毛本身能降低捕食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黄喉雉鹑在选择生境时可

能会重点考虑食物资源的可获得性［２２］。 黄喉雉鹑以草食性为主（主要啄食草本的茎叶、果实、种子及根），且
啄刨能力不甚强［８，１０，２２，３４］。 高山松林下落叶主要以高山松松针为主，因松针不易分解，致使林下落叶盖度很

大，落叶厚度很深，而草本盖度很低，不利于黄喉雉鹑获取食物。 比如，果实或种子被落叶层深深地埋藏，将难

以被取食。 进一步研究有待从植被结构和地被层特征开展定量分析，以此阐述其生境选择的机制。
尽管当前研究揭示冷红杉林和高山栎丛是黄喉雉鹑在繁殖期的重要生境。 但是，在同一研究位点，先前

研究报道黄喉雉鹑成体夜栖时完全使用冷红杉林，而不选择其他生境；幼体除了使用冷红杉林外，还使用杜鹃

灌丛［１５，１７］。 因此，推测黄喉雉鹑对生境的需求可能存在时间尺度（季节、日）的变化。
就保护管理而言，冷红杉林和高山栎丛作为黄喉雉鹑的重要生境，应该重点受到保护。 高山栎是当地居

民薪材砍伐的主要对象，尤其应受到管控。 考虑到地处高寒地区以及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当前不可能完全

杜绝当地人取材，因此有必要对伐取薪材的时间、地点和规模进行规范，杜绝滥砍滥伐［１８］。 同时，鉴于黄喉雉

鹑的生境选择具有时间变异性，建议在保护管理和规划工作中维持多样性化或镶嵌式的植被结构。 在下一步

工作中，需对生境面临的主要威胁进行调查，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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